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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以诗歌的名义

亚洲铜 亚洲铜

祖父死在这里

父亲死在这里

我也会死在这里

你是唯一的一块埋人的地方

当我第一次踏上查湾的土地，看到

海子白发苍苍的母亲，听她饱含舐犊之

情地为我们念诵儿子的这首《亚洲铜》，

我就知道我回家了。我的灵魂从此在

安徽安庆查湾这片秀美的山水中流连、

徘徊，不愿离去，不能离去。

1964 年 3 月 24 日，这位名为操彩

菊、如今已年近八旬的老妇人生下了一

个男婴，起名査海生。查海生 15 岁考入

北大，后来用“海子”这一笔名写下大量

诗篇。他曾以《亚洲铜》这首短小精悍、

气势磅礴、充满“天人合一”哲思的诗歌

奠定了其在上世纪 80 年代的中国诗坛

的先锋地位；也曾经因为创作大量反朦

胧诗潮流的长诗、史诗、诗剧受到诗坛

的批判。他的最高理想是创作融合中

国的行动，成就一种民族和人类的结

合、诗和真理合一的大诗。他生前的好

友、诗人西川亲口对我说过，此乃疯子

的诳语，而这种疯狂，正是创造力喷薄

而出、不可遏抑的表现。1989 年 3 月 26

日黄昏，山海关夕阳如血，海子用身体

紧紧贴上冰凉的铁轨……有人说海子

是被自己那种近乎疯狂的执着逼死的，

有人说这是一个诗人用极端残忍和撕

裂的方式来向当时的诗坛挑战，也有人

说海子的死亡是早有预谋，是为了在身

后留下不朽的名声。

在这个叫嚣着“诗歌已死”的时代，

一切众说纷纭似乎早已没有了任何意

义。然而，作为一个热爱诗歌和音乐、

写作诗歌和音乐的人，笔者觉得诗歌从

来没有死亡，它只是以其他相对隐性的

方式存在于我们的生活中，比如歌曲的

歌词、影视剧的台词、杂志的卷首语、广

告的标语，甚至微博的留言等等。诗歌

其实就是以这种多元化的方式无处不

在地融入我们的生活，有时甚至成为我

们情感和思想模式的一部分。我也想

融合中国的行动，成就一种民族和人类

的结合、诗和真理合一的大诗，而诗乐

舞集《亚洲铜》就是在这个层面和意义

上诞生的。笔者希望通过创作上的不

断尝试，找到一种全新的方式来解构、

诠释诗歌，让观众意识到诗歌不仅仅是

一种限于书本上的文学体裁，也是一种

可歌、可舞、可演，并且和当代人的情

感、生活联系紧密的综合艺术形式。从

而拉近人们和诗歌的距离，重新唤起对

中华文明一脉相承的诗歌的敬意。

《亚洲铜》从海子的同名诗歌中得

到“天人合一”的灵感，希望以诗歌的名

义、音乐的语言、现代舞的张力、舞台上

声光电影的流动，为诗歌的存在创造新

的土壤；而这种新土壤的开掘，实际上

是对诗歌多元化、呈分散型存在状态的

一种整合。观众在这部舞台作品中看

到的每一种艺术形式都是他们所熟悉

的，听到的每一种音响都既充满了诗歌

语言的具象性，也充满了音乐的抽象

性。同时，一切虚实结合的影像又赋予

整个舞台时尚而全新的动感。

这部视听合一的舞台作品在国内

内部预演后受到了文化部领导的好评，

入围意大利“中国文化年”（2010—2011

年）文化部选送的重点项目。2011 年 9

月 18 日，诗乐舞集《亚洲铜》在意大利罗

马全球首演，得到了普通观众和意大利

官方的一致赞誉。

在今年 3 月我的另一部和海子相关

的音乐舞台剧《走进比爱情更深邃的地

方》的谢幕讲话中，我说了意思大致相

似的话：只有海子这样一个干净、纯粹、

真实的灵魂才值得我们如此怀念，只有

出自灵魂的语言才会直抵人们内心最

柔软的角落，我们要为之轻轻拂去灰

尘，融化我们血液中凝固已久的情感传

承——回到东方、天人合一。

二、语言穷尽时，音乐开始

（一）

亚洲铜 亚洲铜

爱怀疑和爱飞翔的是鸟，淹没一切

的是海水

你的主人却是青草，住在自己细小

的腰上

守住野花的手掌和秘密

《亚洲铜》讲述的是一个生死轮回

的故事。当代诗歌曾经在上世纪七八

十年代成为社会的主流生产和消费，那

时的大学生说到某某诗人，就像现在的

孩子听到某某天王歌星的名字就会两

眼闪闪放光一样。不过历经几十年的

风雨，诗歌似乎早已被人们遗忘在岁月

的某个角落，时而被一些仍旧执着于梦

想的人小心翼翼地翻动，希望能够发现

时间所藏匿的秘密和真谛。

诗乐舞集《亚洲铜》就是从时间河

流的某个历史性起点出发，选取了 19 位

当代诗人的 35 首诗歌，为之谱写了一部

四个乐章的同名交响诗。整部音乐作

品紧紧贴合诗歌的意境，是音乐对诗歌

的解读，是对“语言穷尽时，音乐开始”

这句话最好的诠释。

第一乐章从古琴古曲的意境展开，

弦乐逐渐进入，形成一种若隐若现的氛

围，时而介入的管乐的不和谐音响似在有

意打破这种美好的意境，预示了轮回里注

定了的生死。这一乐章主要依据的核心

意象来自舒婷的《始祖鸟》。始祖鸟带

着王的光环不断升腾，最终抵不过风雨

雷电的侵袭而轰然倒下，喻示了中华上下

五千年文明的衰落。许多当代诗人、曲作

者、舞者、画家在现代的城市文明中找不

到灵感，不得不回到先秦幻象中去寻觅最

原始的力量，而最终又迷失其中——这也

许就是《亚洲铜》之所以用充满仪式感的

语言来陈述的意义所在：祖父死在这里、

父亲死在这里、我也将死在这里，你是唯

一的一块埋人的地方。

第二乐章是属于野花和青草、属于

飞鸟和海水的，是一个出尘入世的诗人

在红尘中必须经历的种种爱恨纠葛。

音乐将其浓缩为 5 首室内乐小品，配器

一改之前的弦乐队制造的开辟鸿蒙的

万千气象，主要为小提琴、大提琴、木管

乐器和钢琴的复调、对位、镜像、叠加等

配器写作手法。音乐呈现给我们这样

的画面：在沾满露水的清晨，一个孤单

的身影被笼罩在融融的朝晖中，他的思

虑如青草上时而滚动的露珠般跳跃、聚

合，且渐渐如丝如缕地涌动开来。他来

到午后落满蒲公英的河边，等待着似乎

永远不会到来的四姐妹；一直等到黑夜

来临、星光满天之时，他梦见了年轻的

恋人，他们曾经发誓挚爱一生，却还是

逃不过世俗的藩篱，各自天涯。梦醒之

后，他和心中的女神遭遇激情的大火，

当他们彼此灵肉结合之时，也就是他们

那爱情的绚烂烟花熄灭的瞬间。殊不

知，这一切的一切不过是前世注定的情

劫，即使有幸得到仙人的点化，能够占

卜我们前世今生的命运，也在劫难逃。

这一乐章主要依据的意象从洛夫的诗

歌《譬如朝露》中的“一滴泪”而来，亦从

海子《亚洲铜》的“守住野花的手掌和秘

密”而来。在先秦幻象中迷失的灵魂，

期望在感情的世界找到出口，不想换来

的却只是心的疼痛和挣扎，是灵魂在漩

涡中不断挣扎又被不断吞噬的恶性循

环。这也影射了当代人情感的一种模

式，即膨胀的物欲在得到最大限度的满

足之后所带来的空虚和怅然若失。在

这种情感的巨大失衡面前，我们又该去

哪里找回生命的原点？

（二）

亚洲铜 亚洲铜

看见了吗？那两只白鸽子，它是屈

原遗落在沙滩上的白鞋子

让我们——我们和河流一起，穿上

它吧。

《亚洲铜》这首诗“天人合一”的意

象从这里澎湃、激荡起来。年轻的诗人

在众神的黄昏俯瞰人间，他已经看到远

方的远方有云朵在隐隐地浮动，他们终

会聚拢成大片的阴霾，汇聚天地之间所

有的力量，降下暴烈的大雨。而在终极

的黑暗之后，光明会结成最纯净的诗

篇，纯净得如同生命的开始。但在这之

前，我们必须经历人间炼狱的过程。

第三乐章描述的就是这个过程，它

经历了三个层次的蜕变。在未知的危

险来临之前，往往会产生海市蜃楼的奇

景。音乐在古琴曲的曲水流觞中开始，

经由西方圣咏音乐的福音，渐变为电子

音响、音色交织成的一片光影。而这光

影由明渐暗，从有秩序的流动渐渐变得

混乱，最终被一片工业的机器声所冲

击、淹没。这是第一个层次。第二个层

次是，工业文明就此开始，它的冷漠和

加速发展无处不在地影响着人们的生

活方式。音乐开始极尽各种音响、音

色、音效，用刺耳的和声、不规则的节

奏、反常规的配器等来表现当代人类生

活的不确定和多变性。刚才还在展翅

高飞的白鸽瞬间在工业大火中化作灰

烬；酒鬼在城市的大河、大桥边不断呕

出胆汁；人们面带被同化了的冷漠表情

走在川流不息的世界，对彼此视而不

见，对周遭发生的一切保持沉默。工业

文明正在污染人类的生存环境，腐蚀人

类的精神。城市文明的进步，必将导致

精神文明的倒退吗？如何建立人类和

宇宙环境之间的生态平衡，一直是近年

来全球环境发展至关重要的问题。现

在，我们进入第三个层次，把目光投射

在我们自己身上，试问平凡而渺小的我

们，面对这一切又能做什么呢？人间的

炼狱正如火如荼。听，音乐在一片熊熊

大火之后，开始出现各种电子音响的争

鸣，游戏的声音、手机的声音、人群的嘈

杂声、汽车喇叭的声音……这一片混乱

之声在迪斯科舞曲的叫嚣中彻底疯狂、

崩溃。个别清醒的人们，再也没有勇气

逼视这片赤裸的文化沙漠。至此，这一

乐章开始所表现的“天人合一”的光芒

早已荡然无存，充斥的只是诗人徐江在

《深蓝》中的深深叹息：呵，文明就像炉

膛里的一片纸，你掏它，却只抓到灰烬。

（三）

亚洲铜，亚洲铜

击鼓之后，我们把在黑暗中跳舞的

心脏叫做月亮

这月亮主要由你构成

相信读过《亚洲铜》这首诗的人，都

会对开始和最后的句子印象深刻。它

们就像苍穹和大地一样把整首诗的核

心意象——铜，即是大地——容纳其

中。音乐也一样。如果说上一个乐章

开始的古琴曲调是“文明劫难”来临前

的回光返照，那么其在最后一个乐章开

始 的 呈 现 则 完 全 是 对 第 一 乐 章 的 回

溯。当我们站在文明的沙漠上，两手空

空，是否还能得到祖先的眷顾？唯有双

手合十，祈求上苍，带我们回到华夏文

明的起点。那里有上下五千年的美学

传承；有物我两忘、天人合一的大爱；有

当代诗人杨牧至今仍然追怀的“无边落

木，随霜花以俱下，回东方来，季候的迷

失者啊”（引自杨牧《招魂——给二十世

纪的中国诗人》）。于是，起初隐藏在古

琴曲调后面的弦乐逐渐凸显出来，一段

充满中国古典美的“爱的主题”飘然而

出。舞蹈一改前面现代舞的语言，配合

音乐呈现了一段非常唯美的水袖。

然而，就在观众还沉浸在东方禅意

的美轮美奂中时，黑暗如泰山压顶般袭

来。音乐以侵略性的低音弦乐击打开

始（总谱标注：被侵略的文明），时而夹

杂管乐短促的不和谐音响，犹如鞭挞

声。接下来弦乐快速地流动，浓密的音

响层层叠加，逐渐高涨，仿佛洪水决堤

般流泻而出，瞬间吞噬、毁灭一切（总谱

标注：被毁灭的文明）。海子，难道这就

是你说的黑暗中的舞蹈吗？人类的文

明在洪水中挣扎，天上地下，一片混沌，

哪里有你说的月亮呢？在历经了文明

的浩劫之后，废墟上连文明的灰烬都所

剩无几，这时音乐插入了一段令人心悸、

心痛的东方诗魂之内心告白。5 分钟的

大提琴独奏片段，是用现代音乐的无调

性手法改编自昆曲《游园惊梦》的曲牌

“皂罗袍”。整个舞台上，舞美悬吊的那

块之前始终随音乐起伏和剧情表现升

降的纱幕，此时完全掉落下来，将整个

舞台和舞者覆盖。当大提琴独奏接近

尾声时，舞者相继苏醒，缓缓从纱幕下

爬出来。然而，殊不知那诗魂的告白其

实是“天鹅之死”前的哀婉、凄绝。弦乐

那“被毁灭的文明”主题再次来势汹汹，

但不一样的是，这里竟然夹杂着第一乐章

末尾《始祖鸟》升腾的主题乐段。两个主

题一暗一明，一个象征死灭，一个象征希

望，这两股巨大的力量相互纠缠和对抗。

是的，这就是黑暗中的舞蹈，是沉默中的

爆发，是原始荒蛮的较量。当这场较量越

发白热化时，我们听到了古琴以仰天长啸

的一声滑奏冲破了所有的束缚和围困。

随后瞬间的寂静中，我们看见“春天，十

个海子全部复活”。他们野蛮而悲伤，

他们相互嘲笑，低低地怒吼，他们在大

地撕裂的疼痛之上，扯乱黑发、策马扬

鞭、唱歌跳舞、飞奔而去。马蹄下滚滚

的黄土中，跳动着亚洲铜那颗在黑暗中

跳舞的心脏！渐渐地，当那滚滚黄土消

逝在历史的镜子里，一轮满月终于从大

地深处缓缓升上天空。舞台上那块象

征宇宙天地的纱幕，也已回升到最初天

地合一的状态。空气中仍有淡淡的硝

烟如尘埃般漂浮；古琴曲调流淌而出，

那么宁静，仿佛什么都没有发生过一

样。无论载着人类文明历史进程的车

轮曾历经和将历经怎样坎坷曲折的道

路，无论个人的灵肉随之几经死灭而复

活，大地母亲始终会将所有的一切都承

载和包容。它以爱的月华给在路上的

我们照耀和指引。这或许就是“这月亮

主要由你——大地构成”的意味所在。

听，古琴还在幽幽地诉说这一场生

死轮回的故事，曲调流畅、通透。在这

深邃而渺远的意境中，色彩打击乐以及

其他管乐、打击乐声部逐渐加入，晕染

开一幅高低远近、分层设色的“天人合

一”水墨画。《亚洲铜》同名交响诗以不

十分完满的音响结束全曲。当全部音

响的泛音渺渺地在空气中隐去，周围的

一切忽然澄净如生命的初生一般。质

本洁来还洁去，生死轮回乃平常之事，

一切自在天然恒定之中。

三、视觉：语言的三维空间

如果说诗乐舞集《亚洲铜》的原创

音乐以听觉艺术的形式解读了当代诗

歌，那么舞台综合视觉（舞美、灯光、服

装、现代舞）则为诗歌语言创造了一个

更立体的空间，让观众在打开耳朵的同

时睁大双眼，亲历舞台上 4 幕轮转的声

色光影。

（一）包容天地的纱幕

和音乐华美、多元化的曲风相比，

舞美的精巧、绝妙在于把“天地人”所有

的精华都浓缩于一面巨大的纱幕上。

“亚洲铜……你是唯一的一块埋人

的地方。”这时的天地是干净的、混沌未

开的，被绳子由下向上吊起的纱幕自然

形成一层层的褶皱和凸起，在舞台上安

静地等待。当第一幕音乐的第一个小

高潮起来时，它被舞者的手轻轻托起，

悠然升上天空，鸿蒙由此开辟。

第二幕讲述了诗人在尘世注定的

情感。舞台灯光亮起的时候，细心的观

众会发现纱幕比第一幕的位置要降下

来一些，如一面悬浮天地之间的情网。

第三幕表现的就是“乌托邦”理想

与残酷现实之间的对抗，整个舞台氛围

是压抑、紧张、激烈的。舞美的纱幕一开

始就不断地向下坠落、坠落，直到覆盖了

舞台近 2/3 的距离。而当圣咏音乐飘出

的时候，它又随之向上浮动了一些，和诗

乐情景所表达的“海市蜃楼”景象十分吻

合。当工业嘈杂的声音开始冲击这美好

的幻象时，纱幕下落到了舞台 1/2 处，人

间的一幕幕迷失和狂乱由此展开。第

三幕的结尾，纱幕瞬间落下，仿佛天地

倾倒下来，将整个舞台空间全部覆盖。

“亚洲铜……我们把在黑暗中跳舞

的心脏叫做月亮，这月亮主要由你构

成。”铜是海子对大地的隐喻，铜有随时

间增长而发亮的特质，能映射历史，并始

终泛着温柔的光泽。海子是悲观的乐观

主义者，他抒写黑暗只是为了追逐光明。

当第三幕黑暗与癫狂的对抗达到极致时，

最后一幕反而从绝美的意境中开始。这

是一种无力回天也要回天的决绝！第四

幕一开始，高悬于天庭的纱幕，给人以音

乐“绕梁三日，不绝于耳”的错觉。当这一

切良辰美景皆付与残垣断壁时，纱幕完全

掉落在地上，回到第一幕开始时的状态。

音乐大提琴独白开始，一些诗歌的精灵在

舞台上游荡，纱幕被舞者拉向舞台中心，

上面的一根根绳子随之暴露出来，仿佛天

地被工业文明蚕食后赤裸的骨骼。在这

片文明的废墟上，十个海子低低地怒

吼，他要以个人的意志向大宇宙的中心

突围。在音乐的一声轰鸣中，纱幕飞升

天宇，一个美丽新世界被完全打开。人

间喜悦的舞蹈之后，一切归于安静。纱

幕随着音乐的过渡、淡出缓缓下落，在

舞台上空勾勒出一个圆润的弧度，那是

月亮长存的弧形天空。

（二）舞动天地之魂

笔者有幸邀请到中央芭蕾舞团年

轻而优秀的编导费波，担任这部作品的

执行导演。我们在对《亚洲铜》和海子

本人进行多次深入探讨后，在舞台结构

和呈现上达成一致的观点——舞蹈是

对诗歌语境的形象化、具体化、通俗化。

舞台上每一个形象，都有其具体的

角色承担象征意义。他们分别是诗人

（张荪饰）、来自大地深处的雌雄同体的

精灵（李倩、孙锐饰）、东方之美的化身

（叶波的水袖，昆曲男旦董飞）。群舞 5

人（蔡梦娜领舞）时而象征红尘俗事，时

而化作自然雨露。此外，两个器乐演奏

家（古琴巫娜和大提琴朱牧）都不是无

端地被安置于舞台的上、下场口，他们

的演奏贯穿这部作品的始终。当然，这

跟“诗乐”本身起承转合的大结构有直

接关系。从亚洲铜最原始的状态（埋人

的地方）回到亚洲铜内在的核心精神

（这月亮主要由你构成），仅从诗歌的文

字上推敲，东方文化的神秘与厚重就已

了然于胸。而古琴音乐作为古代士大

夫精神的代表，是最能传达这种东方神

韵的。因而，以古琴表演拉开序幕的做

法，无论从听觉还是视觉上，都能让观

众更好更快地进入作品的情境之中。

一束定点光柔和地打在巫娜身上，

人们看到一位东方隐士悠然地拨动琴

弦，第一幕的舞蹈就这样开始了。在古

琴音乐渐渐消逝、弦乐愈加丰满，并因

为管乐的加入而使之前纯净的色彩变

得有些浓重时，灯光逐渐变亮，“诗人”

缓缓托起早已在舞台上等待了很久的

纱幕，犹如揭开大地落满尘埃的皮肤，

隐藏在黑丝绒幕布后面的舞者（群舞）

纷纷走了出来，接着走出的是雌雄同体

的精灵和东方之美的化身。舞台灯光

的色彩始终保持比较昏暗的大地色。

误入神秘之境的诗人在某个诸神聚会

的黄昏，被各路神灵带领，进入一个未

知的世界。那是海子神往的“远方的远

方”吗？毫无疑问的是，第一幕舞蹈的

编排，很好地贴合了音乐的意境和节

奏，更惊人的是因为准确到位的人物设

置，以简单的肢体动作表现出了《亚洲

铜》首句的气象万千。第二幕是根据音

乐编排的 5 段群舞。诗人误入的神秘之

境，其实就是他充满迷思的情感世界。

5 段室内乐小品假设的 5 种情绪和情境

是对“野花的手掌和秘密”的揣测。5 个

群舞舞者在这里千变万化。他们从安

静的露水、草丛间的流萤幻化成追逐的

青年男女，前世今生相互找寻的恋人，

再到诗人复杂心绪的外化。而诗人的

肢体动作所传递的多重情绪和状态（等

待、追逐、徘徊、奔跑、找寻、迷失……），

是和群舞呈现情景的对话和呼应。

第三幕是一个较长的篇章，具体内

容此处不再赘述。古琴演奏再一次吸

引了人们的视线，从之前纠缠不清的感

情世界，忽然回到对远古文明的追溯，

这无疑是反常规的，但这正是许许多多

像海子这样的理想主义诗人、艺术家习

惯性的选择；当现实和自我发生冲突的

时候，唯有回到自己的理想世界寻求庇

护。于是，我们看到雌雄同体的精灵从

大地深处再次出走。他们来到人间，带

着人类的情感，开始动情地舞蹈。安静

的对视、深情的相拥、身体自然的环绕、

纠缠，一切自然而然地发生着。而伴随

这段舞蹈的圣咏音乐却在暗示着他们

并非人类的同胞。就在他们沉溺于人

间的美好时，群舞舞者相继上场。此时

的他们是最普通的人类，他们好奇地望

着睡梦中的大地精灵，每个人都通过一

段肢体的即兴表演来表达各自内心的

疑问、焦虑和恐慌。当他们聚在舞台深

处的一角窃窃私语时，诗人出现了。他

一眼就认出了这是曾经引领自己进入

秘境的使者。他用身体挡住从四面八

方前来吵扰精灵的人们。这时的精灵，

在诗人眼中是文明历史长河对他的馈

赠，他想把他（她）永远地留在身边，并

天真地请求世人理解、认可他的想法。

于是，当精灵醒来发现已经被一片黑压

压的人群包围而不知所措时，诗人更加

奋不顾身地推挡着人群。然而这群发了

疯的人，他们强行把诗人和精灵分开，继

而把精灵雌雄同体的内在撕裂。这简直

就是一场对文明和自然破坏性的战争！

这场战争在工业大火的音效中灰飞烟

灭。没有谁胜谁负，只有人类愚昧而疯狂

的笑声仍在舞台上空久久回荡。第三幕

的结尾在男旦董飞满怀幽怨的叹息中结

束。“它是屈原遗留在沙滩上的白鞋子，让

我们——我们和河流一起穿上它吧。”这

只是诗人天真的幻想罢了。

第四幕再次从古琴开始，回到东方

美好的诗意中。叶波的一段水袖将音

乐写到极致的东方大美、大爱舞得淋漓

尽致。就在观众还陶醉于舞蹈和音乐

的美好时，一场更大的文明浩劫接踵而

至。群舞演员在黑丝绒条后面做着各

种扭曲的肢体动作，他们在打击乐的一

声重击中冲出来，占据了整个舞台。音

乐是斯特拉文斯基式的战争交响，群舞

迸发出前所未有的舞台冲击力，动作整

齐划一，激烈而疯狂。诗人被包围其

中，他本能地捂上耳朵逃避内心的恐

惧，却发现自己已经陷入机械的舞蹈，

最终被群起而攻之。就在诗人绝望得

几乎要放弃的时候，天幕随音乐的巨响

坍塌下来。在一片废墟上，诗人发出声

嘶力竭的呼号（大提琴独奏），痛苦地用

手和身体捡拾着文明的残片和灰烬。

这时雌雄同体的精灵和东方之美的化

身（水袖和男旦）相继来到诗人面前，他

们环顾文明的废墟，赐予诗人以拯救、

复活、重建文明的力量。最后的较量是

人神之间的，是天地尘寰和工业文明之

间的，是个体生命存在和失衡的世界之

间的。当理想照不进现实的时候，如何

还能在这个世界上骄傲而坚强地活着，

实际上是当下我们每一个人都要面临的

问题；更是诗人之类的理想主义艺术家需

要探求的生存之道。海子当时要是能适

时地跳出自己的世界想到这一点，或许

就不会站在山海关的铁轨上面朝大海、

背朝世界了。这也是诗乐舞集《亚洲

铜》由诗歌文本及诗人本身的特点而延

伸、升华出的一个大主旨，即当代的“天人

合一”观念——自我小宇宙和天地大宇宙

之间的平衡。也许在现实生活中这将是

一个永远无解的命题。但在《亚洲铜》的

舞台上，编导为其编织了一个美好的结

局。光明战胜了黑暗，世界重新建立起良

好的秩序；众神和人类一起舞蹈、欢庆一

个新天地。最后，舞台再次交给古琴，它

流淌出更加灵动的玄妙之音。这音韵

在舞台黑暗的空间里飘荡，在整个意大

利的剧场回转。这就是《亚洲铜》的灵

魂，东方大地的灵魂，它在千回百转之

后，依然沉静、真实、美好如初。

（三）色彩、光影和谐相生

舞台上，服装、造型从某种意义上

是舞者的第二层皮肤。它的样式、材

质、尺寸都得符合每一个舞者在剧中的

身份和角色。对于《亚洲铜》来说，服装、

造型的重要性远不止于此。它一方面帮

助舞者找到角色感，一方面承载了诗歌、

音乐所要传达给观众的情感和思考，同时

还要和整个舞美大环境相融合。

本剧的服装、造型是编导费波的爱

人李昆老师。她的设计稿经过了剧组

一遍遍深入的讨论，并且在视觉艺术总

监、当代水墨画家杨光迈先生的建议

下，将中国水墨调和的过渡色和西方强

对比的色调有机结合，凝练出几种色彩

组合（蓝灰、蓝白、灰白、大地色、棕红、

黑红、黑白），从而使每一幕的服装色彩

有所区别，又相互统一。

四、尾声

当年还不到 20 岁的年轻诗人海子，

从家乡的一座铜矿上得到灵感，写下了

这首充满想象力、聚合天地之灵气、容

纳人间大爱、充满历史厚重感的《亚洲

铜》，令活跃在上世纪 80 年代中国朦胧

诗坛的一些诗歌前辈为之一振。《亚洲

铜》是中国当代诗歌的代表作。它的结构

是传统的起承转合式，它的主旨是中国诗

歌一脉传承的“天人合一”精神，它的情感

也是中国式的对大地母亲的歌颂。但就

在这些大轮廓和主要命题下，它的遣词造

句是西方的排比式，且充满了比喻和象

征，它的内在节奏是充满戏剧张力的，时

而安静、平稳，时而跳跃、动荡。因此以

“亚洲铜”之名，为中国当代诗歌创作一

部跨界的舞台作品是极为合适的。

《亚洲铜》是音乐化的，段落与段落

之间的衔接和递进，充满了音乐表情的

强弱对比和交响乐的丰富色彩。《亚洲

铜》是视觉化的，从每一段到每一个细

微的意象都可以被画家搬上画布，有水

墨设色，有水彩小品，亦有色彩浓郁的

油画。《亚洲铜》是舞蹈化的，我们看见

舞者在天地之间自由自在地舞动。正

因为此，才有了这部视听合一、多元化

的跨界舞台作品《亚洲铜》，才有了让世

界观众在意大利罗马见证中国当代诗

歌的精彩的时刻，有了他们为中国当代

艺术创作的独树一帜而欢呼的时刻，有

了全世界为中华文明发展的深厚底蕴

和前进步伐而震撼的历史性瞬间。

《亚洲铜》只是笔者立体化、多元化

解读当代诗歌的一个尝试，也是对这个

宣称“诗歌已死”的时代的一次驳斥。就

这部作品而言，因为意大利剧场条件等因

素限制，在创作上留下了许多遗憾，尤其

是视觉创作部分，这是有待于更多优秀的

艺术家来进一步完善的。相信在不久的

将来，《亚洲铜》会以更亲切、更时尚、更纯

粹的面貌和中国观众见面。

我要特别感谢为国际版《亚洲铜》

无私奉献的艺术家们：费波、常肖妮、姜

江、李彤、李昆、张荪、李倩、孙锐、蔡梦

娜、叶波、董飞、巫娜、朱牧……在写这

篇文章的过程中，我一遍又一遍地看一

起排练、演出的录影，那段前后整整历

时一年的创作时光中的点点滴滴不断

地出现在我眼前。太多的汗水、泪水、

欢笑、争吵、相互理解的画面被时光记

取，永远定格下来。这一切的一切，对

于生活和生命本身来说，是比任何艺术

创作、艺术作品更加珍贵的。没有感情

的作品，制作再精良，也只是一具美丽

的尸体。只有活得真实、干净、纯粹的

灵魂才能创作出伟大的艺术。这正是

海子的诗歌的魅力所在，也是艺术创作

的真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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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诗歌的多元化解读
——诗乐舞集《亚洲铜》创作浅谈

屈 轶


